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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研究生：A教授的快乐和痛苦。“我每天花大量时间扑在实验室，试图帮助一名博士生做好科
研，精力大量消耗。如今，对方半途而废，我无论是挽留还是‘分手’都不快乐。回想起这几年
带研究生的种种，有快乐，也有痛苦，我竟无言以对。”在微信朋友圈，A教授有感而发。

到底他快乐在哪里，痛苦在哪里呢?

A教授的快乐1：当科研“监工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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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，A都会兴冲冲地到实验室当“监工”。

他的眼很尖，他能一眼抓住学生的实验问题。

比如有的学生用电子天平称量样品，称量纸大于天平的托盘;有的学生把液体倒到量筒时，右手
把1000毫升的容量瓶举得很高。

“读本科时化学实验是怎么教的?”他脱口而出。

忽然想到什么，他又补了几句：“我从不歧视‘双非’高校来的学生，但你到我们这儿，还有很
多东西要学。你上学期周末是不是经常去旅游?我看到你同学发的朋友圈了。”

他的话很直。

有一次，一名新生向他报告一个实验点子。听了学生的分析，A觉得这个思路是可行的。然而，
过了一阵他听该生说实验点子是被报道过的，他瞪大了眼睛：“吃别人嚼过的馍，有什么意思?
你这样即使做了，也发不出文章来。”

遇到这种情况，他甚至会让学生们都停下手头的工作，在实验室召开“临时组会”。

他从不骂学生，但在“临时组会”上，他似乎把心中积压的一种“气”释放出来。

他不但会说学生做实验不规范、想出的点子没有创新性，还会说他们做科研没有“章法”。

有几名学生就曾被他批评——每次只是合成一丁点儿催化剂，以至于做催化反应和后续表征，需
要再花大量时间合成好几批催化剂。

“我在乎的不是药品、试剂，而是你们的时间!做实验得动脑子!”他发急了。

每天“巡视”实验室时，他会不时发话——

“你们缺乏什么实验装置，告诉我啊。不能低效率地科研!”

“像你这样第一天制备催化剂，第二天烘干，再花一天测试，为什么不在烘干的时候制新的催化
剂?”

“需要做什么表征，赶快想清楚，送样测试啊!我们不能坐以待毙!”

“测试结果还没有出来?哪天送的样?得打电话催催，不能一直等着耗着!”

“不同样品的电子显微镜照片，在电脑里要不同的文件夹存放，每个文件夹的命名是催化剂的化
学式，而不能用数字代号命名!否则，谁知道哪个是哪个!”

有时候学生科研不顺利，他每天到实验室五次，现场指挥，甚至在假期陪着学生做实验。

“我才不相信实验做不出来!”他撸起袖子狠狠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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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总是把形势说得很严峻——系里有多少研究生延期毕业，多少毕业论文送盲审被“枪毙”。

他还会“幸灾乐祸”地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些“今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盲审从严”之类的文章，似
乎在宣示自己“从严把关”的决心。

而一旦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，他比谁都高兴，满世界宣布“今年我的课题组又有一名研究生获得
国家奖学金”!

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能提前发出申请学位所需的论文，并远远赶在截止日期前面开始撰写学位
论文，以便投入下一阶段的职业发展之旅。看到学生在学业上从青涩走向成熟，A非常惬意。

“A老师培养的研究生，我相信!”A的一位应届博士生在找工作时听到对方教授这么说。

听了这位博士生的转述，A更高兴了。

A教授的快乐2：当“人生导师”

“把自己撕开，把自己劈开!”面对笔者，A的一名研究生夸张地模仿A的话，模仿的时候还透出
一种不解甚至嘲笑。

A总是“敲打”课题组学生，说人要知道天高地厚，知道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。

有一名学生发表了多篇论文，A却说：“你不要抱怨在我这儿发不出好文章。得了便宜，就不要
卖乖了。如果你真的厉害的话，你毕业以后发几篇‘一区’文章给我看看。”

当学生不大愿意按照他的意见修改论文，他会微笑着却带着一种“气”说：“让你锻炼科研生存
能力，你却不领情。你以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别来找我看(修改)本子。”

他还会让学生感到一种压力：“以后你找工作时，同行有可能会向我询问你的表现的。”

这样的话语可能让学生一下子难以接受，但A以说出“自己的心里话”为乐事。用他的话说，他
的语言风格“就像一拳打在你的脸上，让你猛醒”。

他跟学生谈学业，结果谈着谈着，就扯到“人生哲理”“职场道理”上去了。有时候就像开起无
轨电车，一开始说“讲五分钟”，结果讲了一个下午!

他老拿职场的那一套说事儿，什么“细节影响成败”“做什么就要像做什么的样子”“换位思考
”“落到实处”。

当学生不服从他的工作安排，他坚定地说：“你以后到工作岗位上，领导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
么。如果你现在不理解，那么你以后会理解的。”

他总是说，做科研光靠勤奋是不行的，要work smart(聪明地工作)，多听导师意见，还要抗压能
力强。“人要对自己负责、对自己的家人、恋人负责，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既然选择读了研究生
，就要把书读好。遇到一丁点大的挫折就‘炸’了，就退却了，将来到社会上去也不会有什么出
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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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学生遇到困难时，他更是花大量时间提供支持。

如果学生有科研的困难，他就陪着学生做实验、分析数据、使出浑身的力气改论文;如果学生有
心理的困惑，他会和学生一次一次地聊，甚至把学生的恋人也叫过来一起谈。

他常说，遇到问题要“面对它，解决它，放下它”，不要不接电话、不回电话，而要勇敢面对、
攻坚克难。

在有些人的眼里，A这样和学生谈人生完全没有必要，“研究生都是成年人了嘛，思维已经定型
了”。还有的看客先给别人套一个“人生导师”的帽子，然后一棍子打下来。

可是，A不依不饶地在微信朋友圈“发声”：“近日(2019年2月26日)，教育部发通知了——‘通
知指出，导师是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，要把培养人放到第一位，既要做学术训导人，指导和激发
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原始创新能力，更要做人生引路人，言传身教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
人生观价值观⋯⋯’”

他不需要学生给他颁发奖状证明他的这些教诲有用，也不指望因为花了很多时间育人而得到校方
的奖励。

用他的话说，“课题组开在这儿，我就是这样的人”。

A教授的痛苦：恨铁不成钢

带研究生有快乐，也有痛苦。

本文开头展示的A教授
在微信朋友圈的发言，其实隐隐透出他的无奈
——

。

另一方面，师生矛盾多发，社会舆论一面倒地批判导师。

即便导师在带研究生过程中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者纠纷，为了避免学生出现极端行为，为了避免
触动“涉校舆情”，导师也有苦说不出，只能“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”。

有鉴于此，接下去本文不准备披露他人隐私，只想泛泛而谈科教界一般情况和一般经验。

这可供无数“A教授们”和“同学们”参考——如何使得师生相处的经历更加快乐些，使研究生
们的前途更明朗些。

1. 有些研究生做科研不努力，这是大忌。

但也有些研究生不是“懒”，而是“不会混”——做科研缺乏“章法”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钻牛
角尖;不按照导师的指导意见做实验。“不会混”的结果，一是自己不能及时得到科研成果，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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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导师不满意。

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导师，这真可谓两败俱伤。

2. 很多学生人不坏，只是有缺点和弱点。

每个人都有缺点和弱点，关键是学生要在在校期间尽量弥补，这样到社会上去以后不至于影响自
己的可持续发展。

比如，有的学生体质不好，有的学生有心理障碍，有的学生情商低，还有的学生不懂得做人道理
或者礼仪，那么就要在读研期间加以改进，使自己以更好的面貌走向职场。

3. 要和导师商量读研期间以及毕业后的规划，以便通盘考虑、整体规划。

不要瞒着导师另搞一套(比如复习托福、GRE)，否则，有可能最后“两头不着杠”。

笔者就遇到过难熬的日子——有些组员另搞一套，一方面科研没有进展，另一方面职业发展的事
情一下子也没有眉目。

这时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光的流逝。

4. 遇到师生矛盾，需要彼此真诚沟通。

你要问问导师：要如何做，才能让导师满意或者没那么不开心?为了正常毕业，需要什么样的计
划安排?什么时候要达到什么进展程度?哪些事情该做，哪些事情不该做?

千万不能任性——不接电话、不回电话，以为世界会围绕着自己转。

5. 考研的时候也要想清楚。

读研究生不是说你交了学费，你就可以“来去自由”的。你的加盟，挤占了别人受教育的机会，
也用去了导师宝贵的招生名额。

你的表现不佳或者中途离去，可能会影响你原先所在学校、院系、课题组的声誉，也会影响导师
课题组的科研进程、安排，浪费已经投入的资金。

进组后，导师在资金、仪器设备、指导时间、毕业保障等方面有commitment(承诺)，那么你对导
师、对自己，也要有commitment。

6. 人生要有规划，每一个阶段都要有阶段性行动和收获，不要找到工作以后想考研，考上研究生
后却想着还是工作好。

虽然说只要努力，一切都还不晚，但晃来晃去没有一个主线，最终会一事无成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师生之间的不愉快最终会过去，会被遗忘。但我们科教界有必要了解和分
享——怎样使师生相处的经历更愉快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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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马臻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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